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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吗？就犯了事也是我扛着，你哭什
么？”余罪问。熊剑飞没理他，把头侧过一边。
余罪笑着说道：“哎，要不钱包给你，你去上
缴，带着我去投案自首？”
这下熊剑飞回过头来了，怀疑地看着余

罪。他知道余罪应该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就算
有那境界，他怕自己也狠不下心来，却不料余
罪道：“你去上缴，你说什么呀？你是
谁？有身份证吗？那几个人是什么人
你能说得清吗？万一该地区发生过数
起同样的案子，警察咬着你不放，你
怎么办？”

一连串的问题把熊剑飞给搞蒙
了，这是实际情况，训练任务设定时
就把一群学员都打到盲流的水平，你
要想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恐怕没那么
容易。熊剑飞一愣，知道这事难办。此
时他才缓过心神来，生气地说道：“怎
么不能过，那你也不能去抢劫呀？好
歹咱们也是警校出来的。”警校里打
打闹闹虽然都敢胡来，可那和违法犯
罪是有原则性区别的，能这么埋怨已
经是熊剑飞给的偌大面子了，以前生
气都是拿拳头说话的。

余罪笑了笑，和他一起坐到床边，絮絮叨
叨说着自己的经历了。余罪从下车开始，就在
机场那一带混迹，最初是拿着安检滞留的火机
换饭钱，后来又从遍地拉客的中巴大巴上找到
了商机，拉个客，售票员给票价一成的提成。再
后来，无意中发现机场大厅卫生间的一个扒
手，余罪义愤填膺，一顿老拳把这货打趴在马
桶边上。干得一不做，二不休，连扒手身上的赃
款也没收了，于是就有改善生活的来源了。
至于今天早上的事，是余罪在三元里一

个老外常去的酒吧窝了一夜，跟上了一个专
敲车窗玻璃偷窃车内财物的，跟到小胡同余
罪冷不丁当了回黄雀在后。可没想到这次有
点扎手，那地方就是贼窝，被打的一嗓子吼出
来了四五个，余罪那是发疯似的跑，跑了几公
里都没甩掉腿最快的仨人，直接在街上干上
了，后来的事熊剑飞知道了。
熊哥给听愣了，以前知道余儿胆大，可没

想到胆大到这种程度。别说学员了，就是真警
察也不可能只身一人去执行任务。

“别愣了，这不义之财，有德之人得之，咱
这叫替天行道。”余罪严肃道。“狗屁，黑吃黑
好不好？”熊剑飞骂了句，气稍消了点，对于道
德水平偏低、底线又不高的这干哥们儿，这事
勉强能接受，总比抢普通人好一点吧。
“黑吃黑总比挨饿强吧？你以为谁都和你

一样，二百斤麻包扛得动？”余罪一句话把熊
剑飞反问住了，看余罪捡起来一张张花花绿

绿的钱递到自己面前，瞪着眼问，“真
不要啊？别说老子不照顾你啊，看你
进门那穷逼样，拿点钱会死呀？”

钱硬塞到熊剑飞的手里，熊剑
飞可觉得有点烫手了，他紧张地哆
嗦着嘴巴道：“余儿，这多少钱呀？这
要犯了案别说当警察了，得被警察
抓呀！”“你还好意思说你是警校出
来的，都学狗身上了。敲车窗偷东西
的，你说他敢不敢报案？”“应该不敢
吧。”“是啊，不报案，哪来的犯案？”
“对呀……可这？”“拿着，不要抱那
么大幻想，还没准能不能穿上官衣
呢。别亏待了自己。”

“那要让许处长的人追踪到怎
么办？”“不会，我是晚上出来的，信
号源都扔在这儿呢。不过万一要是

碰巧追踪你，那我干的就快露馅了。”
余罪想了想，当时的情况太乱，被追得很

急，倒还真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有巡查的在四
周。余罪把他知道的情况对熊剑飞说了说，其
实发现追踪不难，他从一开始就一直怀疑有
人在暗中跟着，专门换了三个不同的地方，当
他看到同样的车时，几乎能肯定这是巡查准
备支援的人了。熊剑飞可有点傻了，真被队里
追踪到这个主犯和他这个帮凶，那自己的理
想怕是要泡汤了。紧张之余，他张口结舌地问
着余罪：“那怎么办？”既然害怕事发，那就想
办法捂着别让事发，熊剑飞无意中一步一步
和余罪站到了一条战线上。
“他们想摸清咱们的规律，咱们只要不形

成习惯，他就没治。”余罪笑着道，看熊剑飞这
担心样子，想了片刻又续道，“今天是咱干得
最肥的一票，要是这几天不高消费的话支持
到结束没问题。这样，咱们反侦查怎么样？和
他们玩玩，说不定能把落难的哥几个都找回
来，想不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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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梅松第一次背树只有七八岁，身高也
就一米多，小胳膊、小腿像竹竿似的纤细。他
背的是一棵小树，立起来比他高得多，重有七
八公斤，不比他的体重轻多少。他要跟在父亲
后边把那棵树背到十几公里外的建德县的一
个镇上。只有背到镇上，父亲才会买根油条给
他吃。对一个山村孩子来说，只有到镇上才能
吃到那种东西，在家是吃不到的。
七八岁的赖梅松不知摔了多少跤，背上

的树越来越沉，他的两条腿像春天的柳枝越
来越婀娜多姿。当眼看就要到镇上了，他说什
么也背不动了。老爷爷看见了，帮他把那棵树
背了过去。
从那之后，赖梅松就开始了背树生涯，背

的树越来越大，有的八九米长，!"多公斤，遇
到陡峭的下坡，要拖着大树一路小跑，否则就
会被树下滑的惯性掀翻。有时累得实在受不
了了，想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一下，可是又不
敢，弄不好人和树就会从高地方滚下来。他一
天背两趟，来回几十公里，赚两元多钱。
背树历练他的意志，让他有了韧性，成年

后不论做什么他都能坚持到最后。到杭州做
木材生意，同去的 #$个人都离开了，只有他
一个坚持了下来，而且赚到了钱。做木材生意
也不那么容易，遇到坎儿时，他就想，人家能
做好，我为什么做不好？人家有人家的长处，
如资金比我雄厚，经验比我丰富，可是我慢慢
做下去，资金也会越来越雄厚，经验也会越来
越丰富。再说，杭州的市场大，怎么也比在家
里好混得多。一个人遇难就退，就想离开这个
行当，换种活法，他怎么可能成功，怎么可能
赚到钱呢？
不过，中通又到了一个节点，需要大的调

整。这时，中通的股东已增至 !人，赖梅松跟
其他 %位股东说，中通正处于艰难时期，品牌
没有影响力，网络还在建设之中，员工的待遇
低，人员流动大。接下来还需要扩大网络和建
立分拨中心，随着快件数量不断增大，没有分

拨中心是不行的。分拨中心相当于网络
的中枢神经。现在只有投入，不见利润。
不过，只要挺过这一时期，一定会有大的
发展。中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有人全身
心地投入，像现在这样是做不好的。!人
的股份均等，让一个人来做，一年两年可

以。在上海经营中通快递，每月仅有 %&&&元
工资，而这 %&&&元工资交了电话费基本上是
剩不下的。青山水库的一期工程用的就是从
我那进的美国美加松木材，二期肯定要用我
的，可是我不在杭州，生意丢了，仅那一票木
材生意就亏了二三十万元。我要是回杭州做
木材生意，每年起码赚一百万元。
赖梅松说，我们 !人肯定有一人要到上

海来当这个法人代表。我的意见是这样，法人
代表应该控股，应该占 !&'或 !('的股份。
法人代表没有工资，他可以拿 )&'的管理
股，其他的股份可以采取收购的方式，从其他
股东收购。这样的话，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
这就像追姑娘一样，只要全身心地投入了，追
不到也心甘情愿。另外，我想，既然要去做，我
们就把它做好。
他还说，我希望这个法人代表由其他股

东来做，赖建法、商学兵、邱飞翔也可以来做。
他不能长期把自己的生意和家人丢在杭州，
想回去继续做木材生意了。几个月前，他的岳
父患了膀胱癌，夫人回去照料住院的岳父了。
他没有精力来管上海那四个区的网点，以 )*

万元的价格卖掉了。现在，他完全可以放下中
通，回杭州了。
可是，其他三人谁适合做呢？商学兵已从

申通退出。他那个点本来是系统最强壮、最有
生气的一个，几个月前又新购一辆货车，从事
温州到杭州的网络运输。谁知两个月前，那辆
败家的货车在公路上跑着跑着居然自燃了，
烧得仅剩下一副“骨架”不说，那一车快件也
都化为灰烬。这两个月来，商学兵拎着钱口袋
到处赔偿。刚有点充盈的钱口袋瘪了，生意也
清淡了，他像被打了一金箍棒现回原形，又过
上了穷日子。哪有心思接管中通总部？
商学兵不做，人们的目光就集中在赖建

法身上。赖建法沉吟一下说：“梅松，就按你说
的做，法人代表占一半股份，其中 )&'是管
理股。中通只能由你做，别人做是做不起来
的。你若是不肯做，就不如今天就散伙了。”


